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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点源污染治理取得重大进展的背景下,面源污染问题愈发引起世界各国重视,理论界也形成

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通过对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文献进行梳理,对不完全信息、道德风险、合作共

谋等因素对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有效性的影响的分析,对当前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典型成果做了一个

综述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评述了现有文献的贡献和不足,大胆提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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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总体情况:从不对称信息取得突破

面源污染,也叫非点源污染,是相对于传统的点源污染而言的。当前,世界各国已经公认面源

污染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危害性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点源污染,典型的例子就

是农业径流中的化肥和农药,以及大城市的车辆排放等造成的污染,而农业则是面源污染的主要来

源,并且对环境污染的贡献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就已经

开始关注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并设计了诸如环境税、污染排放许可、休耕补贴、污染处理处置技术、

污染防治法律法规等政策工具解决面源污染问题[1]。但是,与点源污染形式不同,面源污染很难通

过设计一种单一的政策工具加以有效规制,因为确定各个污染个体对环境污染的贡献度(或者说对

环境质量的影响)十分困难。因此,最实用的办法就是,要么依靠调节投入、产出或技术标准等与污

染变量间接相关的指标,通过一种非直接的税收(或罚款)传导机制对污染要素的投入、污染技术的

使用行为进行惩罚;要么花费很高的成本安装监控设备,确保个体污染者的排放水平可以准确观

测,对污染者的排污行为实施“精准惩戒”[2]。税收机制在点源污染治理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环境

税、生态税、污染税、碳税、排污税等系列环境政策工具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大量的理论研究和许

多国家的实践证明,税收机制在规制面源污染领域具有可行性。

环境税最初被广泛应用于点源污染的防控,相关的研究也大多局限于点源污染领域。经济学

家们普遍承认,诸如环境税(排污税)、可转让排污许可交易等环境政策工具,通过价格机制促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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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污染减排的能力很强并且十分有效[3]。在环境经济政策工具的共同作用下,点源污染问题得到

有效控制,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面源污染问题却愈发突出,并逐渐成为污染损害的主要来源。
许多环境问题,尤其是由农业引起的环境问题,都可以归入面源污染问题[4]。农业面源污染作为面

源污染的主要形式,逐渐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特别是由于农业导致的湖泊、流域的面源

污染问题,让一些学者开始思考将环境税(补贴)、罚款等在点源污染控制方面运行良好的环境经济

制度移植到农业面源污染的管控实践中。实际上,自197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污染防控

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并开始研究将环境税用于面源污染的控制[5]。
一般情况下,环境税的有效实施要求对每一个污染排放者的排污水平具有完全信息,但农业面

源污染不同于点源污染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无法有效观测农业生产者个体的污染行为,污染管制

机构一般只能获得关于总体环境污染排放水平的信息,而不能获知个体污染排放水平[6-7]。环境管

制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方面可能源于观测每个个体的排放水平在技术上有困难,另一方

面则可能由于观测和掌握这些污染排放的信息成本非常高[8]。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

度上阻碍了环境税等政策工具在面源污染防控领域的应用[9],但有关环境税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

研究,最早也是从信息不对称方面取得突破的。大量文献表明,面源污染问题可以利用基于污染排

放噪声 观 测 的 激 励 相 容 机 制,在 这 一 方 面 Holmström[10]的 研 究 非 常 具 有 代 表 性。但 是,

Holmström建立的理论模型依赖于三个假设。首先,总的面源污染排放量可能存在一些测量误差

(measurementerror),但一定能够公开进行观测。这样就可以计算和征收环境税(实际上是一种排

污税):每一个污染者根据监测到的排污水平,按照环境税税额标准,计算缴纳相应的环境税。第

二,在选择污染排放水平时,面源污染者博弈遵循古诺-纳什(Cournot-Nash)行为模式,同时进行排

污决策。换言之,面源污染者之间不存在先发优势,也不存在寡头、垄断等市场势力,他们具有同质

性,同时进行决策,确定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水平。第三,污染者是风险中性的。当每个排污主体都

承担污染排放增加的边际成本时,环境税就是有效率的[11-12]。这样得出的结论是,即便在不对称信

息条件下,规制者没有关于个体污染排放的信息,利用环境税调节面源污染是可行的,并且可以实

现有效率的配置。实际上,污染者个体污染排放相关的信息毫无价值,合意的环境税制度设计并不

需要这些信息,这一结论已经被很多在该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者的相关研究所证明。例如,

Cabe和 Herriges[13]建立的静态模型,McAfee和 McMillan[14]、Laffont[15]等引入逆向选择的研究,
都再次验证了这一结论;同时,Lewis[16]研究了机制设计(mechanismdesign)在环境污染规制问题

中的应用;Chambers和Quiggin[17]将这一方法应用于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中,属于该领域的开创

性研究,并且验证了上述结论。此后,很多学者都循着这一方向解决农业面源污染的不对称信息问

题,即环境税(或者补贴)不针对单个面源污染者个体的排放,而是根据污染者集体的污染排放总水

平对每一个体征税。例如,D􀆳Amato和Franckx[18]就专门研究了环境税(排污税)规制农业面源污

染过程中寻找污染代理变量的问题。他们假设存在多个风险规避型的污染源,并设计了一种标尺

竞争机制(yardstickcompetitionscheme)规制面源污染,这种规制机制依赖于污染源的集体绩效

(总体排放)和污染者的平均绩效(个体排放)之间的差异,其规制效率是否高于针对单位污染排放

征收的排污税,取决于污染监测中一般随机因素协方差矩阵的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污染面源

数量足够多,这种标尺竞争机制通常优于线性的环境税机制。

二、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效率问题的质疑:
个体理性的局限性、污染排放的随机性和污染主体的合作共谋

  现有的大量文献表明,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确实有效率,并且可以通过合意的环境税机制

设计实现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整体改善。当然,也有一些先前的研究对环境税的效率问题持否

定态度,这种质疑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污染主体必须清楚他们的个体排放行为对于污染排



放总水平测量的影响,而排放主体众多是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特征,因而要满足这一条件就变得十

分困难。我们可以将这种质疑归纳为“污染个体理性的局限性”。实际上,环境税效率低下,是因为

污染者无法了解他们个人对环境监测结果进而对他们收入或收益的影响[13]①。Karp[19]研究了环

境税规制面源污染的额外税收负担问题,结果发现:如果规制者能够观测到单个面源污染者的排污

水平,那么基于污染排放总水平征收的环境税可以实现社会最优的污染排放,但要保证环境税机制

的有效性,每个面源污染者都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决策对总体污染排放水平的影响;当污染者

对环境税政策采取策略性行为时,他们的税收负担可能会低于对个体污染排放水平征收环境税的

情况,因此面源污染者更加偏好于规制者无法观测到个体排放水平的情况,即便不对称信息让规制

者不得不对总体污染排放水平征税。第二,环境税一般适用于对污染排放量的随机噪声测量

(noisymeasurement),根据有噪声的随机测量值征收环境税,给污染者带来了风险,而这种风险会

使得社会成本非常高,即便污染者是规避风险的。我们可以将这种质疑归纳为“污染排放的随机

性”。从理论上讲,采用非线性激励机制能够减少对环境税效率问题的质疑,但这样的机制往往会

导致自相矛盾的结果,最典型的就是最优政策要求无限处罚但处罚率为零[20]。激励机制的设计也

依赖于精确的测量误差的概率分布特性,而这种特性又使得在实际操作层面十分困难。
关于环境税规制面源污染的研究,特别是证实环境税机制有效的文献,一般都没有考虑面源污

染者之间的沟通协调和合作共谋因素。如果放松污染者合作共谋的假设,可能结论会有所差别,早
期引入污染者合作共谋因素的有关文献,往往认为环境税规制面源污染的有效性值得商榷[21],并
且合作共谋对研究结论具有关键性影响。由此引出对于环境税机制效率问题的第三个质疑理

由———污染者合作共谋。实际上,放松非合作行为假设本身是否重要,与面源污染集体的性质有关

联。特别是,许多农业问题涉及当地流域的污染问题,污染者之间合作共谋的方法在减少污染排放

方面可能会有价值。农业生产者之间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建设并保护湿地和池塘以捕捉硝

酸盐排放量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此外,在欧洲和其他国家有一种环境政策趋势,就是使用依赖

于污染者合作的自愿协议或契约,实现污染减排的目标。从工作场所、小额信贷机构到农业环境组

织的不同情境,农业面源污染者之间存在的合作都有据可查。早期Kandel和Lazear[22]的研究表

明,因社会道德带来的同行压力为污染者采取合作共谋策略提供了有效的激励。DeJanvry、Mc-
Carthy和Sadoulet[23]研究了污染者之间的合作共谋质量如何依赖于监管和执行成本。值得注意

的是,现有的监管机构往往在社会层面和专业技术层面依赖于地理位置上较近的主体之间的合作,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同行监测(peermonitoring)的制度框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荷兰就成立

了农业合作社,以协调政府为防止过量施肥导致富营养化问题而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3]。
有关同行监测(peermonitoring)的文献表明,当污染主体之间共享规制者(政府)不能观测掌

握的相关信息时,签订协议进行同行监测就有价值[24],有利于面源污染的减排和控制。与规制者

(政府)相比,污染主体在污染排放方面拥有很多的信息优势②。这种同行监测的优势已被一些实

证研究用于公共财产资源管理[25]。地理上的邻近有助于检测可能的共谋偏离(违约),合作也需要

对不合作的违约方实施制裁的能力,否则这种合作共谋就是一种松散的、没有任何保障的“口头协

①

②

总体看来,对于诸如农业径流等造成的面源污染问题,较低的环境税可能是一种比较有吸引力的环境政策工具。但有一点必

须明确,这一结论只有当规制者(政府)为污染者提供较低的环境税或设置在庇古税率水平上的排污税两种政策选择时才成立。如果政

府不能为污染者提供环境政策选择,就不可能对农业面源污染者集体进行有效观测,也就无法实现环境税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规制。

比如,印度的许多污染工业都位于工业园区,这里的水污染具有典型的面源特征。规制者(政府)可能观察到园区边界的公共

排放,但是在同一工业区内的企业在监控其他企业污染排放方面比比地理位置上相隔较远的环保机构更加方便,也更具有合理合法性。

Sterner(2003)分析了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Gujarat)安格莱什沃(Ankleshwar)工业园区在园区内建立的企业自愿监控同行的效应。这

个园区有400多个化工厂,安格莱什沃工业协会采用了包括提供相关信息、征收小额排污费、罚款在内的多种手段迫使会员企业清理污

染,以提升工业园区的整体形象和声誉,为招商引资工作添彩。



议”,会对面源污染者的决策行为模式造成重大的影响,因为每一个参与合作共谋的污染者都可能

为了获得额外的利益而背离“协议”。从这一点上说,将违约者排斥在共同项目(例如农业合作、专
业协会、联合研究)之外的威胁可以形成一种有效的行为约束,阻止污染者对合作的偏离或者违约,
保证污染者之间的合作共谋行为具有稳定性。众所周知,在重复的博弈中,如果污染主体的贴现因

子足够高,诸如社会孤立(socialseclusion)等可信的威胁,将有助于维持污染主体之间的合作。农

业面源污染主体如果在博弈中同时决策、同时行动,也可能出现合作的结果,例如社会协作,或者合

作社共享共同的生产要素。如果污染主体停止减排合作,通过使用触发策略(triggerstrategy)并
威胁恢复到非合作的二次博弈均衡状态,他们就可能在排放和减排方面维持合作[26]。值得注意的

是,即使对合作共谋的背离无法有效观测,某些合作共谋仍然是可持续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

面源污染排污行为的惩戒制裁必须针对污染者集体,并且总体排放水平高于设定的某一阈值。在

均衡状态下,没有人偏离设定的排放水平,但如果污染排放监测是随机的,惩戒制裁却是无效率的,
这与Green和Porter[27]的研究结果吻合。但事实上,关于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政策机制,
多数文献采用直接对个体污染排放(或其代理变量)征税的办法,其结论大多数情况下不支持环境

税机制能够有效规制农业面源污染。与此同时,由于污染者之间合作共谋可以更好地消化环境税

提高带来的影响,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这必然导致更高的环境税水平,但实践中规制者(政府)往
往更愿意采取相反的政策。因此,监管者(政府)必然会采取这样一种折中的政策,即对合作共谋的

污染者群体设置过高的环境税,而对不合作共谋的污染者群体设置过低的环境税,进而导致这样的

结果———在污染者可能合作共谋的情况下,环境税在经济学意义上有效率的结论可能并不成立。
这实际上是理论结果与实践选择之间的一种“悖论”,也是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一种“背离”。在

不预设价值判断的前提下,从社会资源配置最优的角度讲,应当对合作共谋程度高的污染群体征收

高税率的环境税;但从社会公平角度这一否定的结果要求引入其他的政策工具加以配合,以更好地

检视污染者群体的行为。

三、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研究的最新进展:合作共谋和团队绩效条件下的有效规制

早期引入合作共谋因素的有关研究表明,环境税机制的有效性严重受限于不完全信息和合作

共谋,考虑合作共谋的研究一般都对环境税机制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但是,近些年来理论界对这

方面的质疑做出了越来越多的回应,特别是引入实验经济学方法的有关研究,论证了环境税规制农

业面源污染有效率的结果可以延伸到污染者合作共谋的情况下,并且在更低的环境税税率下就可

以实现同样水平的污染排放总量控制[2]。在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中,对于污染者之间

沟通协调、合作共谋的关注最早源于制度经济学对集体道德风险(moralhazard)、个体隐藏行为

(hiddenactions)和团队绩效激励机制(collectiveperformancemechanism)的相关研究。
集体道德风险,特别是其中个体的隐藏行为,导致个体最优行为与集体最佳行为之间存在巨大

差异。在有关面源污染规制的研究中,很多文献提出建立多种工具相结合的政策体系规制农业面

源污染,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两部规制工具”(two-partinstruments),这样的政策工具组合一方面具

有最优庇古税机制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对污染监控和政策执行具有最低的要求,但很多研究却发现

激励机制的设计不当也可能引致道德风险问题。近年来Goetz和Martínez[28]等人的研究再次证实

了这一问题。他们对面源污染的税收/补贴两部规制工具的设计和适用性进行了分析,并利用西班

牙东北部地区的畜禽养殖数据,实证研究了最优的税收/补贴政策组合。结果发现,这种机制将税

收和补贴政策结合起来,对不利于污染控制的行为征税,对有利于污染控制的行为补贴,但却导致

了道德风险问题,因为污染不仅仅取决于污染投入,还与污染投入的方法高度相关。实际上,这一

问题很早就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并促进了相关研究的快速发展,很多学者致力于设计基于集

体绩效的激励机制,以实现集体决策和行为达到理想水平,典型的例子就是激励相容的公共产品筹



资机制(incentive-compatiblepublicgoodsfundingmechanisms)在公共经济学中的应用[29],收入共

享、强制契约和竞争性竞赛等团队绩效机制在契约理论中的应用[30]以及环境污染控制政策工具在

环境经济学中的应用[31]。团队绩效激励机制的理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团队成员没有明显

的协作努力这一假设条件。但实际上,团队绩效机制往往最适合甚至实际应用在个体成员可以沟

通并且合作共谋具有可能的条件下[32]。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政策的角度讲,沟通协调对团队绩

效机制效率的影响都应当从实证方面加以研究,以确认是否存在为实现某一集体结果而进行沟通

合作有利可图的情况。
作为解决群体道德风险的一种途径,自Segerson[31]开始,很多经济学家都十分关注农业面源

污染政策工具设计问题,这些工具通常都是基于整个污染集体排放导致的环境污染水平[32-33]。在

Segerson的一般激励机制下(以下简称“Segerson机制”),如果面源污染总排放(对污染者集体的测

量)超过(或者低于)预定的排放目标,那么每个面源污染者都支付罚款(或者接受补助)。这种激励

有两种形式:对超标排污实施非连续但固定的罚款机制,或者就相对于排放目标的面源污染边际变

化的征税/补贴机制。面源污染者的支付义务(税费负担)依赖于所有污染者的减排努力,而不仅仅

依赖于其自身的减排努力,并且与随机的环境反应有关系。从理论上讲,Segerson提出的这种目标

或强制契约方法(targetingorforcingcontractapproach),与Holmstrom[10]提出的强制契约机制类

似。Shortle和 Horan[34]指出,在流域污染治理问题中,基于环境污染排放总量的规制方法的最佳

适用条件有四个:第一,面源污染主体数量不太多;第二,面源污染者具有同质性;第三,已有污染监

测机制;第四,面源污染排放与环境损害之间的时滞不太长。然而,交易成本低、反应速度快等条件

反映了理想的合作共谋的形成机制:单个面源污染者的支付义务(可能是税收、也可能是罚款),依
赖于整个污染集体的减排努力,所有的污染者都有激励形成一个“减排联盟”并对减排策略达成一

致意见,以减少他们的预期税费负担。此外,Hansen[3]从理论上证明,在Segerson提出的非预算平

衡的基于环境污染水平的环境税规制机制中,面源污染者有激励促进集体减排,污染者有动机和理

由共同做出努力,让污染排放低于目标排放水平。因此,虽然基于环境污染水平的机制可以通过将

信息要求限制在监控环境污染水平而非个体污染排放水平,进而提升政府(污染规制者)的视野,但
一个基本的关注点在于污染者之间的合作可能让面源污染规制机制变得无效率。当然,也有相关

的研究坚持认为面源污染的规制应当针对污染者个体行为实施,而不应针对集体绩效执行。Ho-
ran[35]分析了当规制者与污染者之间存在环境关系和随机事件相关概率方面的不对称信息问题

时,环境税规制面源污染的问题。他们比较分析了污染者风险中性和风险规避两种情形,结果发现

最优的环境税应当针对个体污染者的排污行为征税,并且规制者应当提供其他的激励机制以保证

污染者采用减少排放的生产技术。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为面源污染规制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36-38]。现代实验经济学

文献大致有三条脉络:一是检验个体决策理论的实验,二是检验博弈论假说的实验,三是检验产业

组织问题的实验[39],而前两者都与面源污染规制问题的研究高度相关。在利用实验经济学方法研

究面源污染规制问题的早期重要文献中[40-41],污染者之间通过沟通进行合作共谋的因素尚未纳入

分析框架。此后,Spraggon[42]在污染者不合作共谋的假设下分析了Segerson机制的效应,Vossler
等[21]分析污染者通过沟通交流采取合作共谋策略时Segerson机制的效应,在该领域具有重要影

响。不过,Vossler等重点通过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检验无约束力的沟通(nonbindingcommunica-
tion),或者说所谓的“廉价谈判”(cheaptalk)对团队绩效机制的影响,结果表明沟通协调、合作共谋

对于污染者集体绩效和行为有着重要影响,提高了固定罚款、税收/补贴等相关规制机制的效率却

容易导致过度遵从问题。Poe[43]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检验了在农业面源污染者可能合作的情况

下,基于环境污染的规制机制的效率,结果发现环境税/补贴、环境税/补贴配合固定罚款的机制容

易导致污染者的过度遵从,最终的污染总排放远远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此外,以 Millock和



Salanie[2]等为代表的学者,以Segerson机制为逻辑起点,将污染者的沟通协作、合作共谋因素引入

环境税规制面源污染的分析框架,结果表明在污染者可能合作共谋的情况下,环境税在规制面源污

染方面是有效的政策工具。总结相关文献,很多研究认为“廉价谈判”有助于排除一些令人难以信

服的均衡结果[44],拓展均衡结果的集合[45],并且有利于避免出现误解或者合作失败导致的无效结

果[46]。特别是基于实验经济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廉价谈判”有助于散播有关集体最优策略的信

息,增进集体成员之间的信任并改变对其他成员行为的预期,增加决策主体收益并改善其结构[47],
从而让污染者之间的合作共谋更具有稳定性。但是,就沟通本身而言,其介入并不必然保证出现有

效的结果,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廉价谈判”并没有任何的影响[48]。尽管在自愿公共服务筹资机制

(voluntarypublicgoodsfundingmechanisms)中,沟通的作用已经得到论证,但却很少有实证方面

的证据表明,在一些目的在于实现理论上最优个人行为的机制中,沟通具有积极的作用[49]。实际

上,在农业面源污染规制机制中,集体绩效和沟通合作就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境下,由
于农业面源污染排放具有分散性,并且无法通过合理的成本对污染排放实施精准监测,集体道德风

险问题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由于复杂的新陈代谢机制、随机的环境因素、多样的面源污染源头

等,监管机构很难通过农业生产者的投入或者土地利用情况测算其面源污染排放水平。此外,一些

学者还利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因素等问题[50-51]。例如,Rong等[52]以

北京市密云水库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田野实验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了影响农业面源污染排放

的因素,结果发现土地利用类型、降雨分布特征、农业生产活动是影响密云水库周边土壤农业面源

污染物浓度的主要因素。

四、文献评述及研究展望

环境税规制污染问题的有关研究最早起源于Kneese[53]等人关于水资源问题的关注。此后,环
境税的相关文献大量涌现,其理论成果在世界各国先后付诸实践,自1990年代开始的环境税改革

就是理论成果转化为制度实践的成功代表。但是,大部分研究特别是早期的研究基本都只关注工

业污染排放等点源污染问题,而对面源污染问题的关注不够。这可能主要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
方面,面源污染具有不同于点源污染的特征,其分散性、随机性和不易观测性等特点使得面源污染

的规制问题更为复杂,在点源污染问题的研究不够成熟的背景下,分析面源污染问题具有较大的难

度;另一方面,从技术层面讲,由于不对称信息、道德风险、合作共谋、风险偏好等因素的存在,环境

税规制面源污染的数理经济模型构建比较困难,即便能够建立数理模型,但模型结论可能在经济学

上没有任何意义,更难以解释现实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相关

研究的深入发展。直到Plott[54]关于税收和交易外部性机制的开创性研究为面源污染规制机制的

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Segerson等学者建立了环境税规制面源污染的激励机制(即Segerson机

制),有关环境税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研究才得以迅速发展,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
总体上看,有关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第一,将

税收规制污染问题的激励机制由点源污染向面源污染领域拓展,并从理论上论证了环境税(排污

税)或税式支出(补贴)机制对于面源污染问题有效,并在制度和政策层面具有可操作性。第二,鉴
于面源污染独有的分散性、随机性、不确定性、不易观测性等特征,从不对称信息问题入手考虑数理

模型构建,成功地解决了环境税规制面源污染面临的激励不相容问题,并论证了通过合理设计制度

要素,环境税在面源污染治理领域具有效率。第三,随着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将道德风险、
风险偏好、合作共谋等因素逐步纳入分析框架,让经济模型更加贴近经济运行实际,并在更加贴切

的假设基础上,证明了环境税是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合意政策工具,特别是引入合作共谋因素

后,很多研究实现了面源污染者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激励相容、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激励相

容。第四,鉴于在现实世界特别是在存在不遵从问题的地区,并不存在真实的数据表明农业面源污



染者如何对环境政策机制做出何种反应,近年来有关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相关研究逐步引

入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行为经济学和心理经济学的角度,在实验室条件下模拟环境税规制农

业面源污染机制的运行情况,让研究结论更具有科学性和可靠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关于环境

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质疑。设计得当的实验至少可以揭示人们是否认同并采取与经济学理

论一致的行为,以应对这些政策激励。如果农业面源污染主体没有像经济学理论预测的那样对政

策激励做出反应,那么,就应该怀疑所运用的经济理论在解释和预测污染主体行为方面的能力和有

效性。正如Vossler等[21]所强调的那样,实验也可能对理论模型假设条件的适切性做出提示,并提

出政策修改建议以避免该领域研究的潜在问题。
但是,现有的文献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很多文献无法同时

将产品市场和污染规制同时纳入分析框架,一般的研究都为了便于分析不考虑面源污染者产品市

场结构的问题,弱化了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影响理论研究向政策实践的转化。实际上,产品市场结

构(或者说产品市场的寡头、垄断等市场势力因素)、产品市场和销售收入的不确定性等因素,与政

策制定者的工具选择和污染者的生产排放选择可能都高度关联,并对环境税机制规制农业面源污

染的效率和机理具有重要的影响。产出的不确定性可以显著地影响面源污染排放水平,这一点是

研究者不容忽视的。第二,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从不对称信息问题取得突破,但一般的

文献主要考虑纵向信息不对称(规制者与污染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几乎不考虑横向信息不对

称(污染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但在现实经济运行中,纵向和横向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存在,
忽略横向信息不对称的研究结论在可靠性方面有所局限。第三,现有的研究一般假设农业面源污

染者是同质的,这种同质主要包括产品同质、风险偏好同质、行为决策同质等,很少考虑面源污染者

之间的异质性问题,进而让分析模型和框架更加贴近实际经济运行。第四,虽然实验经济学方法的

引入让农业面源污染规制相关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和进展,但由于这一方法对实验条件、实验设

计等的要求很高,相应的研究成本也比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实验经济学方法在这一领域的应

用和发展。
可以大胆预测,未来有关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染的研究将在以下几个方向取得新的突破:一

是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范式大有可为。采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对农业面源污染者的沟

通协作、合作共谋等行为进行研究,有很大的应用空间,并且可能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二是

内生化外生变量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特别是将古诺竞争、合作共谋等一些原本假

设具有外生性的变量和因素内生化于理论模型之中,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环境税规制农业面源污

染的机制和效应。三是政策机制对经济行为的“反馈效应”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考虑环境税制

度的“反馈效应”(interactioneffects),研究环境税机制是否还会引致农业面源污染者行为模式的改

变,以及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被规制者的决策行为。

参考文献:
[1] REVENGAC,MOCKG.Freshwaterbiodiversityincrisis[C]//Earthtrendsworldresourcesinstitute:1-4.Revenga,Carmen,

andGregMock.Freshwaterbiodiversityincrisis.earthtrends.Oct.2000.25Oct.2008.
[2] MILLOCKK,SALANIEF.Nonpointsourcepollutionwhenpollutersmightcooperate[J].Topicsineconomicanalysis&policy.

2008,5(1):1233-1233.
[3] HANSENLG.ADamagebasedtaxmechanismforregulationofnon-pointemissions[J].Environmentalandresourceeconomics.

1998,12(7):99-112.
[4] CAMACHO-CUENAE,REQUATET.Theregulationofnon-pointsourcepollutionandriskpreferences:Anexperimentalap-

proach[J].Ecologicaleconomics.2012,73(15):179-187.
[5] HARFORDJD.Firmbehaviorunderimperfectlyenforceablepollutionstandardsandtaxes[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

andmanagement,1978,5(1):26-43.
[6] XEPAPADEASAP.Observabilityandchoiceofinstrumentmixinthecontrolofexternalities[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



1995,56(3):485-498.
[7] HORANRD,SHORTLEJ.S.Endogenousriskandpoint-nonpointuncertaintytradingratios[J].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

economics,2017,99(2):427-446.
[8] WARDROPPERCB,GILLOS,RISSMANAR.Uncertainmonitoringandmodelinginawatershednonpointpollutionprogram

[J].Landusepolicy,2017,67:690-701.
[9] SHORTLEJS,ABLERDG,HORANRD.Researchissuesinnonpointpollutioncontrol[J].Environmental&resourceeconom-

ics,1998,11(3-4):571-585.
[10] HOLMSTRÖMB.MoralHazardinTeams[J].Belljournalofeconomics,1982,13:324-40.
[11] MERANG,U.Schwalbe.PollutionControlandCollectivePenalties[J].Journalofinstitutionalandtheoreticaltconomics,1987,

143(11):616-629.
[12] SEGERSONK.UncertaintyandIncentivesforNonpointPollutionControl[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

ment,1988,15(3):87-98.
[13] CABER,JAHERRIGES.Theregulationofnonpointsourcepollutionunderimperfectandasymmetricinformation[J].Journalof

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ment.1992,22(3):134-146.
[14] MCAFEERP,MCMILLANJ.Optimalcontractsforteams[J].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1991,32(8):561-77.
[15] LAFFONTJ.Regulationofpollutionwithasymmetricinformation[C].Nonpointsourcepollutionregulation:isssuesandanalysis.

CesareDosiandT.Tomasi,eds.,pp.39-66.Dordrecht:kluweracademicpublishers,1994.
[16] LEWIST.Protectingtheenvironmentwhencostsandbenefitsareprivatelyknown[J].Randjournalofeconomics,1996,27(4):

819-847.
[17] CHAMBERSRG,JQUIGGIN.Non-pointsourcepollutionregulationasaMulti-TaskPrincipal-Agentproblem[J].Journalof

publiceconomics59(January1996):95-116.
[18] D􀆳AMATOA,FRANCKXL.Nonpointpollutionregulationtargetedonemissionproxies:theroleofyardstickschemes[J].Envi-

ronmentaleconomics&policystudies,2010,12(4):201-218.
[19] KARPL.Nonpointsourcepollutiontaxesandexcessivetaxburden[J].Environmentalandresourceeconomics.2005,31(2):229-

251.
[20] MIRRLEESJA.Thetheoryofmoralhazardandunobservablebehaviour:Part1[M].Mimeo,1974.republishedinthereviewof

economicstudies,1999,66:3-21.
[21] VOSSELERCA,etal.Communicationandincentivemechanismsbasedongroupperformance:anexperimentalstudyofnonpoint

pollutioncontrol[J].Economicinquiry,2006,44(4):599-613.
[22] KANDELE,EPLAZEAR.Peerpressureandpartnerships[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2,100:801-817.
[23] DEJANVRYA,NMCCARTHY,ESADOULET.Endogenousprovisionandappropriationinthecommons[J].Americanjour-

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1998,80:658-664.
[24] VARIAN HR.Monitoringagentswithotheragents[J].Journalofinstitutionalandtheoreticaleconomics146(1990):153-174.
[25] OSTROME.GoverningtheCommons:Theevolutionofinstitutionsforcollectiveaction[M].Cambridge,UK:Cambridgeuni-

versitypress,1990.
[26] SPAGNOLOG.Socialrelationsandcooperationinorganizations[J].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andorganization,1999,38:1-25.
[27] GREENEJ,RHPORTER.Noncooperativecollusionunderimperfectpriceinformation[J].Econometrica,1984,52:87-100.
[28] GOETZRU,MARTÍNEZY.Nonpointsourcepollutionandtwo-partinstruments[J].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policystud-

ies,2013,15(3):237-258.
[29] BAGNOLIM,MCKEE M.Voluntarycontributiongames:efficientprivateprovisionsofpublicgoods[J].Economicinquiry,

1991,29:351-366.
[30] NALBANTIANHR,SCHOTTERA.Productivityundergroupincentives:anexperimentalstudy[J].Americaneconomicre-

view,1997,87:314-341.
[31] SEGERSONK.Uncertaintyandincentivesfornonpointpollutioncontrol[J].Journalofenvironmentaleconomicsandmanage-

ment,1988,15:87-98.
[32] HORANRD.Ambienttaxesunderm-dimensionalchoicesets,heterogeneousexpectations,andrisk-aversion[J].Environmental

andresourceeconomics,2002,21:189-202.
[33] WEERSINKA,etal.Economicinstrumentsandenvironmentalpolicyinagriculture[J].Canadianpublicpolicy,1998,24:309-327.
[34] SHORTLEJS,HORANRD.Theeconomicsandnonpointpollutioncontrol[J].Journalofeconomicsurveys,2001,15:255-289.
[35] HORANRD.Ambienttaxesunderm-dimensionalchoicesets,heterogeneousexpectations,andrisk-aversion[J].Environmental

andresourceeconomics,2002,21:189-202.



[36] HEIDERSCHEIDTE,LEIVISKÄT,KLØVEB.Chemicaltreatmentresponsetovariationsinnon-pointpollutionwaterquality:

Resultsofafactorialdesignexperiment[J].Journalofenvironmentalmanagement,2015,150(1):164-172.
[37] KAPLOWITZMD,LUPIF.Stakeholderpreferencesforbestmanagementpracticesfornon-pointsourcepollutionandstormwa-

tercontrol[J].Landscapeandurbanplanning,2012,3-4(15):364-372.
[38] WESSTRÖMI,JOELA,MESSINGI.Controlleddrainageandsubirrigation:awatermanagementoptiontoreducenon-point

sourcepollutionfromagriculturalland[J].Agriculture,ecosystems&environment,2014,198(15):74-82.
[39] KAGELJ.H.andRoth,A.E.Thehandbookofexperimentaleconomics[M].2016,Renminuniversitypress,Beijing,China.
[40] ALPIZAF,REQUATET,SCHRAMA.Collectiveversusrandomfining:anexperimentalstudyoncontrollingambientpollution

[J].Environmentalandresourceeconomics,2004,29:231-252.
[41] SPRAGGONJ.Exogenoustargetinginstrumentsasasolutiontogroupmoralhazards[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2004,84:

427-456.
[42] SPRAGGONJ.Exogenoustargetinginstrumentsasasolutiontogroupmoralhazards[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2002,84

(3):427-456.
[43] POEGL.Exploringtheperformanceofambient-basedpolicyinstrumentswhennonpointsourcepolluterscancooperate[J].A-

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2004,86(5):1203-1210.
[44] FARRELLJ.Cheaptalk,coordination,andNashequilibrium[J].Economicletters,1988,27:209-214.
[45] FARRELLJ,RABINM.Cheaptalk[J].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996,10:103-118.
[46] AUMANNRJ,HARTS.Longcheaptalk[J].Econometrica,2003,71:1619-1660.
[47] OSTROME.Abehavioralapproachtotherationalchoicetheoryofcollectiveaction:presidentialaddress[J].Americanscienceas-

sociation,1997.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1998,92:1-22.
[48] CROSONR,MARKSM.Theeffectofrecommendedcontributionsinthevoluntaryprovisionsofpublicgoods[J].Economicin-

quiry,2001,39:238-249.
[49] DAVISDD,HOLTCA.ExperimentalEconomics[M].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3.
[50] MINJ,SHIW M.Nitrogendischargepathwaysinvegetableproductionasnon-pointsourcesofpollutionandmeasurestocontrol

it[J].Scienceofthetotalenvironment,2018,613-614(1):123-130.
[51] HUANGSY,LIANGCJ.Aconceptualstudyontheformulationofapermeablereactivepavementwithactivatedcarbonaddi-

tivesforcontrollingthefateofnon-pointsourceenvironmentalorganiccontaminants[J].Chemosphere,2018,193(01):438-446.
[52] RONGQQ,etal.Fieldmanagementofadrinkingwaterreservoirbasinbasedontheinvestigationofmultipleagriculturalnon-

pointsourcepollutionindicatorsinnorthChina[OL/J].EcologicalIndicators,2017,Availableonline.http://dx.doi.org/10.1016/

j.ecolind.2017.02.033.
[53] KNEESEAV.Theapplicationofeconomicanalysistothemanagementofwaterquality:somecasestudies[M].Palgravemacmil-

lanUK,1974.
[54] PLOTTCR.Externalitiesandcorrectivepoliciesinexperimentalmarkets[J].Economicjournal,1983,93:106-127.

责任编辑 张颖超

网 址:http://xbbjb.swu.edu.cn


